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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 : 华兹华斯与孟浩然之间的可比性在于二人均强调以诗歌入自然 , 以情感入自然 , 把

自然作为生命家园 , 在自然中求灵魂的净化。但是二人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, 华兹华斯在

自然中寻求神性 , 并在神的怀抱中获得升华了的主体性 , 是得到了“人的自然”; 而孟浩然则不

同 , 他所寻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, 其中人的主体性并不高扬 , 在他的诗中自然是“人化自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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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华兹华斯与孟浩然 , 在时间上相隔千年 , 在空

间上距离万里 , 将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是否具

有现实意义 , 二人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? 我们认

为 , 虽然二人在时空上有着很大的差距 , 但他们却

是各自文化中“自然诗派”的代表性人物。他们热

爱自然、描写自然 , 全身心地拥抱自然 , 他们的生

命是在与自然的相互交融、相互摩荡的过程中得到

升华的 , 他们的诗情 , 是在与自然同声相应、同气

相求中得到激发的。他们都是在人生不适意后走入

自然。在他们的诗中 , 自然俨然就是主体 , 是生命

力凝聚之所 , 是理想的所在。他们都强调复归自

然 , 认为自然是人类永远的家园 , 现实生活中的种

种不适都可以在自然中得到完整的消解。实际上 ,

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自然中相遇了 , 在自然中展现了

各自的特征 , 也在自然中见证了差异。

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,“湖畔派”代表威

廉·华兹华斯 ( William Wordsworth 1770 - 1850) ,

出生在英国西北部乡村湖区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

庭 , 是一个律师的儿子。他曾徒步漫游阿尔卑斯

山 , 深受大自然的熏陶 , 对大自然有着朴素的感

情 , 这段生活给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认识带来了终身

的影响。华兹华斯进入剑桥大学以后 , 在那里阅读

了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大量作品 , 接受了启

蒙主义思想教育 , 深受卢梭“回归自然”思想的影

响。1792年他 22岁时开始诗歌创作 , 曾游历过瑞

士、法国、德国 , 1795 年回到英国 , 定居于乡村

湖区 , 继续从事诗歌创作直到逝世。

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

位 , 是英国文学史上成功的表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

的诗人。他深沉而真挚地热爱大自然 , 以他整个身

心拥抱大自然 , 他把大自然视为人类万物之本。在

他眼里 , 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, 而且也是

提供人类发展和壮大的保障。所以 , 他在诗中极力

地推崇一种和谐的美———人与人之间、物与物之

间、人与物之间 , 尤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共

存。他在诗中咏赞自然界的光景声色对人类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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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 , 倡导从自然界中获得情感 , 以自然来启迪人生

并拯救灵魂 , 使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完美的和谐 , 这

也正是他所执着地倡导“回归自然”的必然所在。

他在《序曲》的“学童时代”卷中写道 : “我

常常在静谧的星空下独自漫步/一边感觉着声响的

所有内涵/听它弥散出超逸于形状/或形象的崇高情

绪⋯⋯/我会站在岩石下 , 听着空中的鸣叫/唱出古

老大地的精神语言/或在远来的风中隐去。”他将大

自然看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在华兹华斯看来 , 自

然具有三重意义 : (1) 它充满人性 , 是人类的朋

友、老师、乳母和慰藉者。自然孕育了万物 , 教会

了人们做人的道理。华兹华斯本人坎坷的生活经历

更使他寄希望于大自然来恢复平静的心境 ; (2) 它

是真正的理性的象征 , 与动荡不定的世界和浮躁不

安的人类相比 , 它显得稳定和永恒 , 自然的秩序与

和谐表现出了令人类敬仰的理性 ; (3) 它又是神性

的表现 , 这与当时流行的泛神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他认为 , 自然是上帝的仆人 , 它离上帝最近 , 回到

自然就是把自然看成了人类精神追求的某种象征。

这是一种“虔诚之爱”, 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虔

诚态度 , 说明了他把自然看得非常神圣。他将自己

的道德情感与自然的外在形象联系起来 , 像他在

《丁登寺》中所表达的一样 , 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

环境 , 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与自然的交往 , 都能

有一种归家的感觉。他是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认识到

了对人类的爱 , 并找到了心灵的安宁。人是自然的

一部分 , 生时是这样 , 死后也返回到大自然中去 ,

人与自然之间没有界限。自然既在身外 , 也在心

内。在诗人看来 , 远离童年和远离自然的人们 , 可

以通过回忆童年和与自然的亲和状态而返回自然 ,

走向成熟 , 更加热爱人类 , 忘掉现实生活中的忧

伤 , 摆脱孤寂 , 获得快慰和拯救。这也正是中西文

化的分野 , 在中国人的眼中 , 只有“道”的自然流

转而不会有“神”的自在运行。所以 , 虽然同归于

自然 , 而各自眼中的自然又有很大的分别。

自然景物是华兹华斯眼中的一道永远具有艺术

魅力的风景线 , 也是诗人的灵感源泉。自然被诗人

赋予了神性的光晕而不再是客观的自然 , 诗人以诗

来表达内心对自然的虔敬 , 描绘他直观与顿悟到的

自然的有灵。对此 , 他在著名诗篇《丁登寺》有精

彩的描绘 :

对自然⋯⋯我感到

仿佛有灵物 , 以崇高肃穆的欢愉

把我惊动 ; 我还庄严地感到

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 ,

寓于落日的光辉、浑圆的碧海 ,

蓝天、大气 , 也寓于人类的心灵 ,

仿佛是一种动力 , 一种精神 ,

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 ,

推动着一切思维的主体、思维的对象。

和谐地运转。

在《自然景物的影响》一诗中 , 诗人将大自然

的神性与整个宇宙大灵魂合为一体 , 将它称为“宇

宙精神”:

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

你是博大的灵魂、永生的思想 !

是你让千形万象有了生命

是你让他们生生不息地运转 !

然而 , 华兹华斯并不主张对这种宇宙精神给予

顶礼膜拜 , 他更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自觉地顺应它 ,

融入到它的广袤、绵延与无限之中去。这便决定了

华兹华斯的泛神论立场与基督教教义有所不同。后

者认为人须寂灭自我情感 , 弃绝现世生命 , 现世毫

无价值 , 来世是人的皈依。而华兹华斯的泛神信念

则是将上帝引入到所有存在物 , 将超出经验世界之

外的绝对价值引入世俗世界中来 , 使世俗世界充满

神性的辉映 , 获得神性的终极依靠与终极关怀 , 因

而改变了生存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目的性。自然或

卑微之物就在神光的普照中而拥有神性。华兹华斯

的很多诗歌在描绘自然景象之后 , 总是将对象提升

到神灵境界。

而在古老的东方 , 自谢灵运以降 , 田园山水诗

将自然作为了自己生命的源起与最终家园。发展到

唐代 , 以王维、孟浩然为主的的诗派更将自然诗推

向了新的高峰 , 尤其以孟浩然更具特色。

孟浩然生活在襄阳郭外祖上留下的庄园里。自

幼饱受秀丽山水和优美田园的陶冶 , 与山水自然结

下了不解之缘。襄阳自古多隐逸 , “从汉阴丈人到

庞公 , 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。” (闻一多《唐诗

杂论》) 这些对少年时代的孟浩然产生了极深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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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。得江山人文之助 , 加之唐代又是隐逸之风盛

炽的时代 , 受世风的影响 , 孟浩然一生除了四十、

四十六岁两次求仕外 , 他的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徜

佯山水中渡过的 , 足迹几达半个唐帝国 , 受生活经

历的影响 , 诗人就信然地走进“真”与“自然”的

境界。

孟浩然的诗风 , 以一“清”字概之。清 , 与浊

对 , 水澄澈貌。水之澄澈 , 给人以清晰透明之感。

客体的清 , 给人的感觉是爽适幽美的 , 因此有着很

高的审美价值。诗人孟浩然 , 喜欢明净、雅洁、澄

澈、透亮。他的诗 , 表现出一种对雅致清远意境的

特别追求 , 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。关于孟浩然

诗的清的特征 , 古人又有清雅和清旷之说。何谓清

雅 ? 古代文人的所谓雅 , 往往含有执著世情、不染

红尘、清心寡欲、淡薄名利之意。他不愿争名于

朝 , 争利于市 , 有清净淡远之思 , 超尘出世之想 ,

这是古代文人雅士崇尚的一种品德。李白《赠孟浩

然诗》云 : “吾爱孟夫子 , 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

冕 , 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 , 迷花不事君。高山

安可仰 , 徒此揖清芬。”就是将其作为一个隐居的

高士来赞扬的。

何谓清旷 ? 所谓旷 , 是诗人胸襟开朗旷达在诗

歌中的表现 , 而在表现旷的时候 , 又能以清新的笔

法出之 , 故能使诗境清旷。孟浩然淡泊旷达 , 不戚

戚于贫贱 , 不汲汲于功名富贵 , 既能看破世情 , 也

能淡泊自守 , 做到宠辱不惊 , 面对困难和挫折泰然

处之。他既有儒家入世思想 , 执着追求功名富贵的

一面 , 也有超脱世俗、淡泊名利的另一面。他心胸

比较开朗 , 心情旷达 , 既不因仕途上受挫而萎靡不

振 , 自暴自弃 , 也不因经历的坎坷而哀叹 , 表现出

一种颇为开朗的胸襟 :“荣辱应无间 , 欢娱当共保”

(《襄阳公宅饮》) 、“穷途若有命 , 欲向论中推”

(《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》) 、“物情趋势利 , 吾道贵

闲寂” (《山中逢道士云公》) 。他把生活与仕途的荣

辱看得很淡 , 乐天知命 , 喜欢过一种恬淡闲寂的生

活 , 追求真正的生活乐趣 , 诗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旷

远的境界。譬如“朝游访名山 , 山远在空翠。氛氲

互百里 , 日入行始至” (《寻香山湛上人》) , 这是一

个旷远的境界。“达是酒中趣 , 琴上偶然音” (《洗

然弟竹亭》) 。饮酒能使人变得旷达而少忧 , 并有无

限的情趣。这些诗都是诗人思与境和谐的产物 , 表

现了诗人旷达的情怀。

在题材上 , 他的田园山水诗几乎都取材于自己

的日常生活和闲居的感受。山中登览的意兴 , 隐者

过从的情谊 , 以及独居时怀人的惘怅 , 成了他诗歌

的主要内容。《山中逢道士云公》、《白云先生王迥

见访》、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等诗 , 都在宁静闲敞的

环境中勾画了自己不亲农事、终日高卧、散淡闲逸

的形象。《夜归鹿门歌》由山寺的钟声 , 渔梁的争

渡 , 鹿门岩扉的幽寂 , 月下松林中自来自去的幽

人 , 更为高士的形象增添了散朗飘逸的风神。他又

善于将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融会到清旷的境界中 ,

展现内心微妙的情绪。如《秋登兰山寄张五》在疏

朗明净的晚归图上 , 将登高赏秋的心旷神怡与清淡

的薄暮交织在一起 , 表现诗人不可名状的情绪。

《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》以疏简的笔墨勾勒晚归

时所见的景象 : 正在下山的牛羊 , 消失在暮色中的

樵子 , 悄默无声的草虫以及倚门伫立的村妇 , 都淡

化了秋山的空寒和黄昏的惘怅。《过故人庄》将一

个普通的村庄、一餐简单的鸡黍饭写得极富诗意 ,

将恬静的乡村风光 , 宾主间真诚的友谊 , 表现得朴

素自然 , 生活气息浓郁。诗人泼墨于自己的日常生

活 , 既使日常生活诗化 , 雅化了士人的生活 , 又使

诗歌生活化 , 缩小了诗歌与世俗的距离。可见 , 孟

浩然是寻求在生活与自然之间的立足点 , 以达到

“适意怡情”的天人合一境界 , 这也是全体中国文

人所孜孜以求的超达之境。

综上所述可知 , 东西方文化是可以相遇的 , 而

对比一方面寻找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支点 , 在这

一点上 , 可以承载两种文化的特质与历史重量。无

论是华兹华斯还是孟浩然 , 都将自己的诗人生命寄

托在自然 , 在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最终皈依甚至将自

然作为生命的本体。他们的情感与自然共振 , 他们

的气息与自然相通。但另一个方面 , 通过对比研究

可将各自区别于对方的特征标画出来。毕竟由于文

化背景的不同 , 华兹华斯最后在自然中找到了神的

救赎 , 在现实中失落的生命真谛会由神来给予。他

的自然是人的主体性的本真飚扬 , 能净化人的一切

心灵 , 所以 , 概括地说 , 他的自然是“人的自然”。

而在孟浩然那里 , 于自然求索的结果是与天的合

一 , 与自然的合一 , 人在其中消化了其主体特征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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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成了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人完全融化到自然中去

了 , “我”已经不再存在 , 以古人的话来说就是

“无我之境”, 这种自然是“人化自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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